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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广、负面影响特别大等特点，甚至

不乏高官势力渗透到公安、司法、媒

体、金融、工商、军队者，其查案、办

案、审案的难度特别大，如果不能找

到一个可以独立公正办案的第三

地，高官贪腐案就无法得到公正审

判。一旦处理失当，还会进一步损

害纪委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甚至

严重损毁我党的执政基础。所以，

关键不在于进一步完善异地审判的

法理依据和具体程序，而在于通过

司法创新来提升执政党的领导力和

公信力。

作为反贪腐的关键，司法改革

尤其需要理性。一方面，它无法毕

其功于一役，而必须契合我国“后发

式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境遇，一切试

图照搬西方“先发式现代化”模式的

激进方案，都是无视中国特殊境遇

的非理性之举。另一方面，万事都

有个轻重缓急，司法改革绝对不能

单兵独进，而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复

兴这一大局。贪腐虽然会危及党的

领导力和公信力，但它毕竟不是我

党全盘工作布局的中心。一切试图

搬抄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的激

进之举，无论于党、于国，还是于广

大民众，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回首历史，明清以来的封建王

朝之所以日趋腐朽，主要源于精英

阶层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而迷失全

局。鸦片战争以来的旧中国之所以

长期动荡，主要源于精英阶层盲目

崇洋、急躁冒进。改革开放以来的

新中国之所以一路凯歌行进，主要

源于精英阶层渐趋理性、稳健改

革。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现

“中国梦”，既需要理想，更需要理

性。“中国梦”必须是一个理性梦，不

单是反贪腐需要理性，整个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业都需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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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UMNO）是马来西亚“马

来民族全国统一机构”的简称，成立

于 1946 年。自 1957 年马来西亚独

立迄今，巫统一直执掌着马来西亚

政权，而巫统领袖则长期担任马来

西亚总理。在2013年5月5日举行

的马来西亚第13届大选中，以巫统

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虽然

赢得国会的多数议席，但只得到

47.425%的选票，而反对党联盟——

人民联盟则获得了过半数选民的支

持，得到 50.830%的选票。若不是

不合理的选区划分，这一持续执政

55 年之久的老党真的会出现“江山

易主”的危险。回顾巫统的执政危

机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巫统存在高

层权力倾轧、经济政策失当、政治联

盟失效、贪污腐败严重等现象，凸显

其领导制度、决策制度、联盟制度和

监督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其失去

多数选民的信任。

一、大选前巫统面临的执政危机

经济问题缠身。收入增长缓

慢，贫富差距扩大引发民众不满。据

统计，2011 年马来西亚下层 40%人

口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 14.3%，

而20%的富人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

的 50%。同时，最底层 40%的家庭

每月收入少于 1500 令吉（1 令吉约

兑换5元人民币）。截至2010年底，

马来西亚家庭负债为5810亿令吉，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6%，家庭偿债

比率达 47.8%，这意味着每个家庭

收入的近一半用来还债。

腐败丑闻不断。巫统领袖、首

相纳吉涉嫌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参

与法国军购，由于金钱回扣和利益

分配问题，导致一名蒙古女翻译被

保安杀害，其个人形象受到严重污

损。2011 年，纳吉夫人罗斯玛又被

指拥有2400万令吉的昂贵戒指，陷

入争议旋涡。此外，在现任内阁当

中，有3名巫统部长受到腐败指控，

包括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掌管

回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贾米尔及财

政部副部长阿旺阿迪。莎丽扎被指

涉及国家养牛中心涉嫌滥用 2.5 亿

令吉政府低息贷款，贾米尔被控滥

用回教义捐（zakat）支付个人的律师

费，阿旺阿迪则涉嫌收取商人捐款

而卷入贪污丑闻。

反 对 党 力 量 不 断 壮 大 。 在

2008 年举行的上届大选中巫统及

其主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受

到历史性的重创，而反对党阵营则

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反对党获得了

222 个全国议会议席中的 82 个议

席，还差 30 个议席就可以上台执

政。同时，它们还赢得了马来西亚

13 个州中的吉兰丹州、吉打州、槟

城、雪兰莪州和霹雳州 5 个州的地

方执政权。随后，反对党组成联合

阵营——“人民联盟”。2013 年大

选前夕，“人民联盟”围绕安华案件、

要求干净与公平选举而不断组织群

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进一步壮大选

举动员的声势。

面对这一形势，巫统主席纳吉

坦承，这是巫统历史上所面临的“最

严峻的大选”，也是“非一般”的大

选，“选举成绩将决定马国的前途是

一片光明，还是一条荆棘满布的道

路”。

二、执政危机的制度探源

尽管形成当前巫统执政危机的

因素有多种，但从政党执政的角度

来看，其自身制度建设的缺失无疑

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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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博览

（一）领导制度的缺失：权力争

斗导致党内分裂

政党领袖长期专权导致领导精

英更替受阻，高层权力争斗不断，以

致党内数次分裂。从 1981 年到

2003年，马哈蒂尔连续22年担任巫

统党主席及国家总理。他过于强

势，常常不能容忍接替者与自己施

政路线相左，打压后者从而形成三

次党内分裂。第一次党内分裂发生

在马哈蒂尔与巫统领导人东姑拉沙

里之间。他们围绕 1982 年巫统领

导人选举中的争议，产生严重的对

立和冲突，进而导致巫统分裂为新

巫统和“四六精神党”。第二次党内

分裂出现在马哈蒂尔与安华之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马哈蒂

尔与其接班人安华之间在如何处理

危机上产生分歧，最终矛盾激化，马

哈蒂尔解除安华一切职务，并以鸡

奸罪判其入狱。这一事件引发了巫

统内部的再次分裂，部分安华支持

者转入新成立的国民公正党（其于

2003 年与人民党合并成人民公正

党），而安华本人后来也成为“人民

联盟”最重要的领导人。第三次党

内分裂发生在马哈蒂尔与巴达维之

间。巴达维是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

人，但态度温和的巴达维上任后释

放了安华，并中止了马哈蒂尔执政

时期的重点工程，激怒了马哈蒂尔，

并使两人关系恶化，最终导致巫统

内部分裂为分别以两人为核心的派

别。

政治强人的持续执政保证了政

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性，却不

利于党内精英的代际更新和良性竞

争，特别是严重损害党内团结。持

续的党内高层争斗不仅严重削减了

执政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整合性，导

致政党分裂与精英流失，而且还给

反对党制造了机会。巫统的每一次

分裂，都导致不少党内高级干部与

党员流向反对党，同时也带走一大

批政党支持者。

（二）决策制度的缺失：从倾斜

到失衡

巫统的决策制度主要体现在其

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两方面，它们

相互关联。1969 年“5· 13 事件”爆

发之后，为了缩小族群间的经济差

距，巫统在1970年到1991年间实施

了带有倾斜性的“新经济政策”。这

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采用行政手段

干预经济政策，从资本供给、教育培

训、就业晋升、企业经营等方面确保

马来人的“经济特权”。如巫统主导

下的政府为了达成“民族经济平衡”，

对各种族资本所有权进行重组，马来

人由 2.4%提高到 30%，非马来人

（华人与印度人）只能占 40%，外国

资本不能超过30%；颁布《投资鼓励

法案》和《工业调整法》，保证在外资

企业和私营企业中马来人的就业率

和股权比例达到政府标准；成立原

住民信托局（MARA），专门负责向

马来人提供资本、知识和技能培训；

政府新建和扩大国有大型企业，如

马来普腾汽车公司、国家贸易公司

和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等，大量雇

用马来人。政府还采取“建设—经

营—移交”的方式促进马来人成为

国有企业股东。尽管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巫统实施了修正性的“国

家发展政策”（1991—2000），提出放

松政府对某些领域的管制，但对于

政府主导以及赋予马来人经济特权

的基本做法并未有多大改观。

“新经济政策”从整体上缩小了

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改

善了马来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并

造就了一批工商业精英群体和中产

阶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经济政

策赋予马来人经济特权，从而使其

形成对巫统的政治依附关系，成为

巫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然而，“新

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不同族群之

间以及同一族群内部经济关系的失

衡。一方面，“新经济政策”运用行

政手段限制非马来人财产、土地、经

营和职业等发展机会而提升马来人

的经济地位，使非马来人形成强烈

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政府对

经济领域干预过多，造成官商勾结、

贪污成风、腐败盛行，底层民众的经

济改善状况并不显著，贫富差距仍

然很大。除了一批与政府关系密切

的马来工商业阶层之外，马来人知

识分子和中下层民众也对“新经济

政策”不满。

（三）联盟制度的缺失：从团结

到分裂

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

的国家，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分别

占全国总人口的 56%、23%和 7%。

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巫统为了有效执

政，构建起政治联盟制度。1955
年，巫统与华族的马华公会和印度

族的国大党组成联盟。1974 年，巫

统又吸纳民政党、进步党等其他 11
个党组成国民阵线（BN）。国民阵

线的各个党派分别联系各个族群和

阶层，巫统执政即是通过主导国民

阵线、国民阵线主导国家政权这一

方式加以实现。

巫统先后出台多项措施确保马

来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同时

极力确保民族和平相处，包括修改

宪法和《煽动法》，用法律禁止讨论

可能引起民族情绪和反对马来人特

权的议题。然而，不同的种族、宗

教、文化，再加之经济收入和利益诉

求上的差异，使马来西亚社会结构

的异质化程度极高。在这当中，民

族关系又是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处

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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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5· 13 事件”的导火索就是

马来人与华人经济收入差距所引发

的。而 2008 年“政治海啸”的起因

之一就是大选前政府拆除一间印度

庙，引发印度教徒不满和维权行动，

进而使巫统失去了印度族的选票。

2013 年大选前夕，巫统还面临

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其政治同

盟——马华公会在华人族群中权威

的流失。马华公会深陷领导人丑闻、

高层争斗和党员退党的困扰。2011
年12月29日，近千名党员宣布退出

马华公会。2013年大选前的民调显

示，马华公会在华人社区中的支持率

仅占20%左右。由于马华公会是巫

统最大的执政同盟，也是巫统联系华

人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因此随着马

华公会在华人族群中的权威衰减，巫

统也失去了华人这一大票仓。

此外，巫统的民族政策调整也

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

面，为了尽可能笼络各族群，2009
年上台的总理纳吉提出“一个马来

西亚”（“全民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以图强化不同族裔的地位与权益平

等，促进不同种族间的和谐。另一

方面，面临习惯享有经济与政治特

权的马来人——巫统最为重要的政

治支持力量，纳吉又向他们保证不

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甚至带

着裹挟的口吻要求马来人在即将到

来的大选中支持巫统：“我们没有选

择，如果我们不维护巫统，如果巫统

被遗弃、灭亡，回教还会被高举吗？

马来人和马来统治者还会受到尊重

吗？”

（四）监督制度的缺失：经济腐

败与政治腐败并存

尽管腐败与政治制度的选择不

存在必然联系，但缺乏监督制衡的

权力却是腐败盛行的通则。巫统长

期一党独大，过度干预经济领域，一

定程度上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如前

所述，一方面，经济领域腐败现象严

重。巫统主导下的政府推行新经济

政策，不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还直

接插手金融和组织生产活动。其通

过创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并贱

卖给马来人，培养了一批“人造”资

产阶级。而非马来人为了获取更多

的商业机会和资源，不得不与国民

阵线要员及其支持的企业保持密切

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阵线与

其支持的企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

系极其密切，腐败和“权力寻租”现

象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也不

断增加。巫统党内竞选制度的蜕

化，使金钱政治横行。巫统党章规

定，党主席候选人需要获得 191 个

区部中的58个提名才能参加竞选，

署理主席、副主席也分别需要得到

38 个和 20 个区部提名。而竞选党

的领袖和区部领导人，需要得到

2500 名中央代表的支持。因此，在

这种少数精英参与的党内选举体制

下，金钱政治和贿选现象层出不

穷。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曾公开披

露，一些区部曾向其索要 100 万至

200 万不等的令吉，作为提名他竞

选巫统主席职位的“酬金”。前首相

马哈迪也曾披露，巫统中央代表手

中一票叫价最高达2万令吉。

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严重污损

了马来西亚的国家形象和巫统的形

象。根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

名，马来西亚从 2003 年的第 37 位，

跌落到 2011 年的第 60 位。而在

2013 年大选前，巫统内阁多位成员

的腐败丑闻更是进一步发酵，直接

影响到选战的结果。

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执政党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根

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提升执政能力，

赢取民众支持。从巫统的兴衰历程

可以看出，执政党制度建设存在的

缺失使这一老党面临着政权旁落的

危险。总结巫统的教训，也为执政

党建设指明了方向。以下意见谨供

参考。

一是加强领导层的内部团结是

执政党领导制度建设的重点。执政

党领导层代表着政党的形象并引领

着政党的前进。领导层内部的分

歧、矛盾和冲突不仅可能引发党内

派系林立，甚至政党分裂，还可能造

成政党精英的严重流失。要注重加

强领导权力交接的制度化，实行严

格的党内民主制度和领导任期制，

党内重大议题和重要决策交由党员

评议和协商，避免陷入少数精英之

间的路线之争。

二是妥善处理经济政策是决策

制度建设的重点。经济绩效是执政

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经济绩效既

包括经济增长率，还包括经济成果

的公平分配。为了巩固社会基础，

执政党采取行政手段为个别族群或

阶层提供经济特权，显然有违公平

分配原则。执政党应站在全局高度

制定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在推动

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各民族、阶层

和群体的分配公正问题。既要照顾

弱势民族、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

更需保障各民族、阶层和群体的均

等机会。

三是强化政治盟友的代表性是

联盟制度建设的关键。建立一个多

元主体参与的政治联盟，有助于执

政党吸纳各方利益，巩固执政基

础。然而，执政党必须关注政治盟

友的自身建设问题，包括其领导层

的腐败、权力争斗以及政治威信的

流失等。执政党应当敦促其政治盟

友在扎根群众、赢取民心上做出努

力，否则这一盟友不仅无助于选战

的胜利，反而会成为其失败的助力。

四是加强对腐败现象的治理是

执政党监督制度的重心。腐败现象

直接关系到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

形象，也关系到执政地位的存废。

治理党内腐败要从两方面做起：一

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避免政府权

力对经济领域的过度渗透，防范权

力寻租和经济腐败现象的发生；二

是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通过全体党

员而非少数党代表选举各级党组织

领导人，避免贿选和金钱政治的发

生。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当
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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